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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协议》签订的谈判学分析＊

丁大力

　　［摘要］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３日，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实现了相互间的承认。协议的签署要归功于巴以在奥

斯陆谈判的巨大成功，这场谈判之所以能取得以前和之后难以达到的成就，从谈判学角度来看，主要与几方面因素相关：有利的谈判

背景和成熟的时机、谈判始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巴以双方对待谈判的态度、巴以双方对谈判抱有的乐观情绪、挪威介入方式

的有效性。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奥斯陆谈判；谈判背景和时机；秘密性；谈判态度和乐观情绪；挪威
［中图分类号］　Ｄ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１７５５（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０７－１２

　　阿以问题的关键是巴以之间的和平问题，以色列
建国以来的６０多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在不断的
冲突和谈判中度过，但自从１９７９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
《戴维营协议》以后，谈判解决冲突逐渐被阿以双方所
接受。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巴勒斯坦表示接受联合国安
理会第２４２号决议和第３３８号决议作为实现中东和平
的基础，到１９９１年马德里和会的召开，最后到１９９３年
《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巴以之间的谈判终于有了振奋
人心的成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奥斯陆协议》的签
订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对宿敌真正走上和平的开

端，促成协议的谈判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所以
这场谈判也被称为“奥斯陆谈判”，那么这场谈判具备
了哪些条件才取得了成功？本文拟从谈判学的角度去

回答这个问题。从谈判学角度来看，奥斯陆谈判的成
功主要与几方面因素相关：有利的谈判背景和成熟的
时机、谈判始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巴以双方对
待谈判的态度、巴以双方对谈判抱有的乐观情绪、挪威
介入方式的有效性。

一、谈判背景与谈判时机

任何一场谈判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举行的。布里
吉特·斯塔奇在《外交谈判导论》中认为，国际谈判的
背景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宏观层面就是国

际体系特征，微观层面则是谈判所在地区和当事方的
具体情况。就国际体系特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极
性”（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力量在国家间的分布通常被称为极
性，有一种方法可以突显国际体系结构或极性对谈判
进程的影响，那就是考察某一特定的长期冲突，该冲突
须贯穿两类以上的国际体系，并且牵涉到许多场谈判。
从二战结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阿拉伯 以色列冲突，就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幸的特征。”〔１〕就微观层面来说，
谈判当事方所处的地区特征和各自本身的内部变化尤

为重要。在此须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危机，“国家行
为体对自身所处的危机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影响着谈判

的进程、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范围以及谈判结果的类型
（条约、临时协定或不稳定的停火）”。〔２〕据此，奥斯陆谈
判的背景也可以从国际、中东地区和巴以自身的变化
来分析。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局势总体上趋于

缓和是奥斯陆谈判的国际背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
联作为对手，都陷入了中东事务中，苏联和美国分别成
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都可以依靠超级大国，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持
强硬立场，超级大国也需要利用双方在中东展开争夺，
谋取利益。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解体，两极
格局结束，国际局势大大缓和，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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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倾向于与西方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失去
了强有力的支持，美国在中东成了主导性力量，把重塑
中东和平纳入到自己的全球战略中成了美国的目标。
“想要解释奥斯陆渠道，我们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国际环
境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冲突的消失。”〔３〕

中东局势的变化是奥斯陆谈判的地区背景。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凌晨两点，伊拉克的坦克群侵入了科
威特，并宣布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第１９个省。危机的
不断升级（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至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７日）和在
美国领导下的有２８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打击伊拉克的
海湾战争（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７日至２月２８日）深刻影响到
了中东所有的行为体。”〔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战争期
间由于决策失误，站在了伊拉克一边，随着伊拉克的战
败，巴解组织本身也陷入了危机中。超过３０万巴勒斯
坦人被驱逐出了科威特（这意味着４亿美元的财政损
失），沙特和科威特停止了对巴解组织的援助，这实际
上就砍掉了巴解一半的财政预算。〔５〕海湾战争使阿拉
伯国家再度陷入分裂，以色列的克制态度得到了美国
和世界的同情，中东地区再也经受不起一场大规模的
战争，中东和平进程再次被提上日程。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３０日，由美苏共同主持的马德里和会召开，中东和平进
程开始启动。马德里和会打开了阿以和谈的大门，虽
然谈判并不顺利，特别是巴以、叙以、黎以双边谈判实
际上陷入僵局，但是谈判之门一旦打开就无法轻易
关闭。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内部局势的变化，使双方有了

直接谈判的可能与必要。自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巴勒斯
坦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４２号决议和第３３８号决
议作为实现中东和平的基础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
塔赫”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内的反对派一直认为
阿拉法特的行为是在出卖巴勒斯坦人民。由于海湾战
争中的错误决策，巴勒斯坦失去了大部分外援，在国际
上十分被动，如果巴解组织不在和平问题上有所突破，
将有可能失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被迫把巴勒斯坦
政坛的主导地位让与以“哈马斯”为首的极端势力。

１９８７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以后，以色列很多人开始认识
到：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通过武力去征服的，与巴勒斯
坦人特别是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谈判已经无

法回避。但是沙米尔政府的顽固立场已经成了和谈道
路上的障碍，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不满。在这种背景
下以拉宾为首的工党在１９９２年的以色列大选中获胜，
工党政府接受了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换和平”原则，开
始在与阿拉伯国家的谈判中做出必要的妥协。哈马斯

的崛起不仅威胁到了巴解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也对以
色列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比起哈马斯来，以色列
宁可与巴解组织谈判。在新的形势下，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都承认现有的立场已经难以为继，任何一
方都不可能通过坚持强硬立场去达到自己的目标。〔６〕

在国际、中东地区和巴以双方内部环境变化的背
景下，巴以双方认识到了打破僵局的必要性，双方直接
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对于双方
来说都会是一种损失。巴以和谈在奥斯陆渠道开辟以
前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相互伤害性僵局”（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ｈｕｒｔｉｎｇ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ＭＨＳ）。〔７〕“成熟的时机指的是一种
特殊情况，这种情况是通过互相伤害的僵局来定义的，
通过不断改善的和可以避免的灾难制造一个关键点来

得到最佳的加强，加上对于各方来说，理想的代言人的
存在和每一方对有打破僵局的可能的深刻洞察。”〔８〕巴
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在奥斯陆谈判之前虽然已经有了

接触，但这种接触都是间接的，由于相互不信任，不肯
做出妥协，马德里和会上的谈判变得停滞不前，这对于
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此时，挪威提出为双方开辟一
条新的和谈渠道———奥斯陆渠道，并且愿意为谈判成
功提供一切便利，而且以色列和巴解组织都认为挪威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介入者。以上情况表明，以色列与
巴解之间的直接谈判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时机
已经成熟，奥斯陆渠道成功开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
对宿敌在挪威的丛林中开始了新的谈判。

二、严格保密下的谈判

谈判的特征还与其发生的场合有关，依谈判是公
开的还是秘密的而有所不同。〔９〕这里的场合指的是两
个方面：谈判地点和谈判过程。国际谈判还是非官方
谈判，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谈判是公开进行还是秘
密进行。但是，纯粹的公开谈判或是秘密谈判都是不
存在的，尽管有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开进行的或
是秘密进行的。〔１０〕谈判在公开状态下进行，通常是为了
让当事方在众人瞩目的情况下，不至于做出过分的行
动，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对外交公开的要求。谈判在
秘密状态下进行，为的是防止谈判当事方受到来自国
际和国内压力的影响，而不敢轻易做出有利于谈判的
妥协。在公开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把谈判引入秘密
状态下进行通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１９９３年以色列与
巴解组织达成《奥斯陆协议》的谈判是在华盛顿谈判陷
入僵局的时候，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进行的，这是谈
判成功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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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渠道的开辟为的是打破华盛顿谈判的模

式，用全新的谈判方式和思维去寻求在华盛顿已经不
可能实现的突破。华盛顿谈判遇到瓶颈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谈判在马德里和会制定的框架内进行，巴以每
一轮谈判都是在聚光灯下进行，国际社会和双方内部
各种势力都在注视着整个过程，双方代表的每次让步
都会经历复杂的斗争，在这种环境下进行谈判，代表们
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奥斯陆渠道首先就避免了
这一点，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一方面，奥斯陆谈判的秘密性体现在谈判地点的

安排上。为了避免媒体和其他因素的干扰，谈判地点
经常变换，并且都是安排在人烟稀少，相对偏僻的地
方。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双方第一次会晤的地点是“离
奥斯陆约８０公里的保尔高德庄园，这里曾经是中世纪
挪威国王的夏宫，时值冬季，大部分建筑物隐藏在树枝
压满白雪的丛林之中”，〔１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斯陆
谈判就是在挪威丛林中举行的一系列密谈。前三轮谈
判结束后，第四轮谈判转移到了奥斯陆郊外的霍曼考
伦花园，“这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僻壤，双方谈判小组共
同下榻在一处，四周围绕着大片茂密的森林，这种环境
使得双方谈判人员朝夕相处，不仅工作时在一起，闲暇
时也在一起，这点对双方谈判对手尤为重要。”〔１２〕在这
样的地方谈判，参加谈判的双方代表可以非常自由地
听取对方的观点和建议，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反复分
析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而发展出双方都
能够接受的谈判语言。〔１３〕巴以这对宿敌要想和谈，首先
就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对方的关切，逐步消除对对方的
不信任感，挪威为谈判精心安排的地点为实现这一目
标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奥斯陆谈判的秘密性还体现在对谈判

过程的保密上。奥斯陆渠道在开辟之初只是被当作是
华盛顿谈判的补充，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奥斯陆渠道
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双方也越来越重视奥斯陆谈判。
为了不干扰在奥斯陆的谈判，华盛顿渠道一直没有中
断，在华盛顿的巴以代表一直对奥斯陆发生的事一无
所知。“１９９３年２月底，阿拉法特同身边的顾问们开了
好几次夜间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代号为‘斑豹’的计
划。‘斑豹计划’是绝对保密的，甚至连巴解执委会的
多数委员都不知道。”〔１４〕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日晚，佩雷斯
在参加以色列驻挪威大使举办的宴会时，接到挪威外
交大臣霍尔斯特（Ｈｏｌｓｔ）的电话，让他速到首相府，佩
雷斯离开宴会后并不是去见挪威首相，而是去参加《奥
斯陆协议》的草签仪式，在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后，佩雷斯又回到了宴会，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
样，而这一切都是佩雷斯和霍尔斯特事先商量好的。
奥斯陆谈判的知情者被限定在了很小的范围之内，这
样双方代表和他们幕后的上级就没有了由于内部和外

部压力而造成的思想负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
实现和平这个关键问题上，在必须做出妥协和牺牲时
也就不必犹豫。

三、积极的态度与乐观的情绪

谈判者在谈判中的态度能够影响到谈判的进展。
参加谈判的各方对其他谈判者和谈判本身都会有自己

的看法，这种看法会影响到谈判者对谈判的重视程度。
谈判者积极地看待对手和谈判本身，就会认真对待谈
判，并且会为谈判的成功做出必要让步。如果态度消
极，谈判者就会三心二意，敷衍了事，不会主动做出什
么有意义的妥协，因为消极的谈判者认为，谈判对自己
没有多少好处，甚至可能有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谈判者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谈判者的态度会有所变化，这与谈判的阶段性成果与
期望值之间的关系、其他谈判者在谈判中的行动和谈
判环境的转化等因素有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举

行的马德里和会都是三心二意，完全出于不同的目
的。〔１５〕美国发起并实际主导了马德里和会，以色列在美
国威胁将推迟考虑为其提供１００亿美元贷款的担保后
才被迫参加会议。以色列马德里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就
是进一步提升与美国的关系，避免在获取美国支持上
被阿拉伯国家占了先机。在有关巴以和平的问题上，
比如：被占领土的犹太定居点问题，沙米尔政府根本没
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巴解组织参加马德里和会的首要
目的是改变因为在海湾战争中决策失误造成的极度孤

立的局面，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由于以
色列政府一直不愿与巴解组织直接谈判，巴解也没有
从沙米尔政府身上看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所以一
开始就没有对和谈有多大的热情。
奥斯陆谈判中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态度都发生了

变化。在１９９２年的以色列大选中，以拉宾为首的工党
赢得大选，取代了强硬的沙米尔政府。工党是以色列
国内主张和谈的最大政治力量，拉宾一上台就宣布接
受以安理会的２４２号决议为阿以和谈的基础，实际上
就接受了“土地换和平”原则，同时拉宾政府还取消了
不能与巴解组织直接接触的禁令。在天时地利面前，
以色列一方面继续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华盛顿谈判，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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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接受了挪威提出的“奥斯陆渠道”，和巴解在
奥斯陆展开了密谈。但是工党政府在和谈问题上相当
谨慎，毕竟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
果，所以以色列对奥斯陆谈判的态度实际上经历了一
个：试探———接受———重视的过程。巴解组织一直希
望能够与以色列政府直接谈判，但是在马德里和会和
后来的华盛顿谈判中，以色列都不愿直接面对巴解组
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也自然不把马德里和会
和华盛顿谈判当作是和以色列和谈的最好机会。以色
列政坛的变动，让巴解组织看到了与以色列新政府直
接谈判的机会，当挪威提出开辟“奥斯陆渠道”的建议
时，巴解组织就给予了重视，直接派出了巴解的实权人
物阿布·阿拉（Ａｂｕ　Ａｌｌａ）与以方代表接触。
与对谈判的态度变化相联系的是双方在谈判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乐观的情绪。在国际谈判中乐观情绪的
形成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工作互信、共同处境和受到认
可的代表。工作互信主要是在谈判中认为对方和自己
一样都重视谈判，在自己做出让步的时候，也会得到对
方相应的回报，在一种善意和值得期待的气氛中达到
互相信任。共同的处境主要是指谈判各方认为其他对
手和自己处在类似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只有谈判
才能解决问题，才符合各方的利益，谈判是自己也是别
人的需要。受到认可的代表指的是谈判中某一方的代
表得到了其他方的认可，这种认可一方面是其他方认
为某一方的代表是受到了其背后的决策者的充分授权

的，其在谈判中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是指其他
方认为某一方的代表可以对背后的决策者有足够的影

响力，并且是一个适合且愿意善意沟通的谈判对手。
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正是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情况

下，慢慢培养起了对谈判成功有利的乐观情绪。
巴解与以色列的工作互信是在谈判的过程中逐渐

培养起来的。首先是挪威政府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介入
者，是理想桥梁式调停者，给了双方以继续沟通的信
心；其次是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看到了对方对谈判的重
视程度不断加强。以色列认识到了阿布·阿拉是阿拉
法特所青睐的实权人物，加上丰富的谈判经验和广博
的人脉，使阿布·阿拉逐渐成为以色列眼中的理想谈
判对手。巴解组织在以色列派出辛格（Ｓｉｎｇｈ）参加谈
判以后，同样看到了以色列政府对谈判态度的积极转
变，后来拉宾对奥斯陆谈判的兴趣超过对华盛顿谈判
以后，巴解组织看到了谈判成功的可能。事实上，在双
方认为对方对奥斯陆渠道的重视程度一直在加强的时

候，都做出了积极的妥协和让步，并得到了相应的回

报。在这种良性的循环中，双方对达成协议也越来越
乐观；最后是谈判的氛围使双方都看到了取得成果的
希望。轻松自在、没有外界的干扰、在谈判桌上和私下
里都可以自由地沟通等等改变了双方对对方过去那种

充满敌意的看法，相互间的信任被逐渐培养出来。
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得到

了对方的认可。以色列政府在谈判的初始阶段对谈判
并没有什么信心，只派出了希斯菲尔德这样的非官方
代表，但华盛顿谈判的僵局让拉宾认识到和谈只能与
巴解组织进行，不过对巴解代表阿布·阿拉的权威性
也存在巨大的怀疑。阿布·阿拉在１９９３年４月安排
了在华盛顿的巴勒斯坦代表重返谈判，并且更换了一
名谈判代表后，拉宾确定阿布·阿拉是经过阿拉法特
充分授权的，他对阿拉法特的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和他
谈判就是和阿拉法特谈判。拉宾对阿布·阿拉的认识
改变以后，以色列就派出了正式的官方代表，后来更是
直接派出了拉宾的亲信辛格加入谈判。以色列谈判代
表的级别的提高也引起了巴解的注意，阿拉法特一开
始就派出阿布·阿拉参加谈判的决定被证明是明智
的。有了双方认可的高级别代表，巴以才开始了高级
别的官方谈判，这种谈判才有可能达成最终的协议。

四、成功的调停者：挪威

国际谈判除了当事方是主要的参与者外，第三方
的介入也是常见的现象。布里吉特·斯塔奇认为：“若
没有某种形式的外部干预，谈判显然难以取得进展，在
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往往会介入。在某些危机情况下，
通常当一场局部危机即将大规模地扩散时，第三方便
出面调解，以缓和冲突或防止冲突蔓延，以免进一步削
弱地区或国际体系的稳定。第三方得以介入国际谈判
进行调停，可以对谈判如何进行下去及其最终的成败
产生重大影响。”〔１６〕一个理想的调停者，首先从理论上
来说应该是一个中立者，至少不能明显地偏向某一方。
立场中立的调停者才能客观地看待冲突，提供建设性
的帮助，也才能为各方所接受。调停者如何调停即策
略是一个关键问题，这要视冲突本身而定。调停策略
可以分成三类：沟通、规划和操纵。沟通调停指的是调
停者主要任务是为可能已经处于敌对状态的谈判各方

建立信任，重新恢复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调停者通常要为谈判各方安排一个全新的谈
判场所。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埃及和以色列举行的戴维
营谈判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种沟通性的调停者。“调
停者也可发挥一种更为介入性的规划性（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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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调停者帮助当事方形成一种文
本，以便使他们的立场相互靠拢以达成协议。最后，当
需要采取诱导的方式，无论是以胡萝卜还是大棒的形
式，来推动谈判者时，调停者都可以发挥操纵性（ｍａ－
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作用。”〔１７〕挪威在奥斯陆谈判中使用的策略
并不是单一的，正是实用灵活的介入方式使挪威成为
了一个成功的调停者，为奥斯陆谈判的成功立下了汗
马功劳。
挪威作为调停者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始终都在扮演

着便利提供者的角色，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具体谈判
中。挪威介入巴以和谈是在华盛顿渠道陷入停顿的情
况下进行的，巴以之间已经敌对了几十年，对彼此的敌
意都很深，要把他们拉到一块首先就要让他们建立彼
此间的信任。挪威为双方做的工作主要都是一些保障
性工作，如为他们定航班、酒店、安排会议地点等等。
为了让双方感到他们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挪威给双方
准备同样的食物，安排双方住在同一栋楼里面，让双方
人员一出门就可以经常相互见面，这就给了双方更多
的私下交流的时间和机会。挪威深知要让双方都坦诚
相见，愿意亮出底牌，就必须保守奥斯陆渠道的秘密，
把外界的干扰降低到最低程度。为此当双方人员到达
奥斯陆时，挪威都安排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到
达，然后又先后把他们接到谈判地点。在谈判地点的
安排上，挪威也是费尽苦心，为了避开媒体和大众，挪
威安排的谈判地点经常变换，如：保尔高德庄园、霍曼
考伦花园、挪威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总部等。
挪威的调停是非官方与官方的综合运用。提出开

辟奥斯陆设想的是挪威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拉尔森

（Ｔｅｒｊｅ　ＲＱｄ－Ｌａｒｓｅｎ）教授，他的妻子是挪威外交部的
一位司长，他与外交部的官员来往密切；他的同事、研
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海贝格女士是当时挪威国防大臣霍

尔斯特的妻子，因此，他与霍尔斯特也成了朋友；他曾
在西岸地区实地调查过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结识了不
少当地的知名人士；同时他在以色列学术界和政界有
很多朋友。〔１８〕拉尔森向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贝林提出
了为巴以牵线搭桥、开辟奥斯陆渠道的设想，这个设想
引起了贝林的重视，后来促成了希斯菲尔德与阿布·
阿拉的见面，奥斯陆渠道得以开启。在非官方机构人
员发挥作用的同时，挪威政府的官方代表也在为巴以
谈判的顺利进行积极奔走，在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的谈
判进入正式磋商以后，挪威外交部为谈判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工作人员为谈判精心安排，利用个人关系为
双方传递信息。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１９９３年４月出

任挪威外交大臣的霍尔斯特，他带领着他的团队全力
以赴投入到调停工作中。在见证奥斯陆协议签订四个
月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３日，霍尔斯特与世长辞，年仅５６
岁。霍尔斯特为巴以和谈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双方的肯
定，他本人也因此受到了世人的尊重。阿布·马赞
（Ａｂｕ　Ｍａｚｅｎ）在其著作里写道，霍尔斯特的去世是一
种损失，“这损失之巨大难以用言语形容，惟有涟涟的
泪水潸然而下。”〔１９〕奥斯陆谈判实现了在方向上的改
变；一种小的和极不情愿的变化，但很多都是不可变更
的变化。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变化的实现要归功
于挪威外交大臣霍斯特及其团队的勤勉、智慧、勇于奉
献、富有耐心的热情。他们值得接受我们所有人的
感谢。〔２０〕

挪威作为第三方介入巴以和谈为双方开辟新的谈

判渠道，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挪威的调停是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开始并进行
的。挪威的调停正值巴以在华盛顿的谈判停滞不前，
双方政府都面临着各种内外压力，急需在和谈问题上
取得结果，缓解危机，进而实现全面和平，为此需要在
华盛顿渠道之外，找到新的谈判方式，这时挪威提出开
辟新的谈判渠道，也就抓住了这个极为有利的时机。
其次，挪威是巴以双方都接受和看好的介入者。挪威
虽然是西方国家，但实力不强，在中东也没有特殊的利
益关系，巴以双方都可以免除对它的戒心，加上挪威有
丰富的调停经验，与巴以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关
系，这就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调停者，而在实际介入
的过程中，挪威方面出色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到了巴以
的肯定和信任。第三，挪威在调停过程中一直避免介
入具体的谈判细节，主要是为谈判成功创造一切可能
的条件，让双方在最理想的环境中对话。非强制性的
介入可以取得双方的信任，在需要沟通的时候，挪威就
可以更好的发挥中间人的作用。平等、友好地对待双
方，热心积极地为谈判奔忙，这些都让巴以双方认识到
了挪威这个小国可以发挥超级大国所不能发挥的作

用，如果错过了奥斯陆渠道，就有可能失去和平的机
会。第四，非官方方式与官方方式的结合，让调停更加
有效。以非官方的方式提出开辟奥斯陆渠道可以减小
巴以双方政府的压力和对谈判的疑虑，拉尔森等学者
与挪威官方的联系让巴以双方一开始就看到了挪威政

府对奥斯陆渠道的支持，这也才有可能派出代表试探
新的谈判方式。在谈判过程中以霍尔斯特为代表的挪
威官员为谈判尽心尽力，从后勤工作到保密工作再到
信息传达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让双方可以在最好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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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谈判，并且在谈判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可以有一
个双方都信任的朋友来做及时的沟通和劝解，让谈判
峰回路转，最终达成协议。

五、小结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３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华盛顿签
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又称《加沙地带－杰里科
先行自治协议》，即《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最大
的成果就是巴解组织与以色列之间实现了相互承认，
这为以后双方的直接谈判和其他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

路，身份的合法化是奥斯陆谈判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
的突破，纵使后来协议的履行并不顺利，这也决不能否
认巴以双方奥斯陆谈判和签订奥斯陆协议的巨大成功

和重大意义。
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源于巴以双方在奥斯陆谈判的

成功，它的成功经验能为国际谈判带来启示。首先，国
际谈判的成功有赖于有利的背景及成熟的谈判时机。
奥斯陆协议发生在巴以双方都需要用和谈来摆脱国内

外危机的时刻，并且美国主导的华盛顿谈判已经陷入
僵局，取得突破的前景渺茫，巴解和以色列举行新的谈
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次，国际谈判的场合处于公开
状态还是秘密状态也很重要，虽然公开和秘密都不可
能是绝对的，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保密是国际谈判成功
的必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旨在解决棘手的国
际争端的谈判。奥斯陆谈判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始终在
严格的保密下进行。再次，谈判当事方对谈判对手和
谈判本身的态度对谈判的进程有重大影响，而由此引
发的对谈判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对谈判的促进作用也

不可忽视。巴以双方对待奥斯陆渠道的积极态度有利
于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双方对谈判取得成果的乐观
情绪自然就会形成和强化，有了乐观情绪，反过来也就
有利于谈判的进行。最后，第三方如何介入国际谈判
对介入的效果和谈判本身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在奥斯
陆谈判中，作为被巴以双方都接受的第三方，挪威以调
停者的姿态出现，它的调停主要是为双方谈判提供一
切便利条件、非官方调停和官方调停相结合、严格保守
秘密、认真投入的工作态度等等，挪威根据形势，运用
有效的调停方式，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取得了先前美国
等大国都无法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巴以双方和世界的普
遍赞扬。

总之，一场国际谈判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备一
定的条件，虽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些条件
还是共通的：有利的背景、成熟的时机、积极的态度、适
合的环境、乐观的情绪、理想的第三方等等。巴以在奥
斯陆的谈判正是具备了以上几个条件，才取得了他们
在华盛顿无法取得的成果。作为中东和谈史上著名的
案例，奥斯陆谈判的成功产生了人们所说的奥斯陆精
神：相互信任、互谅互让、灵活务实。〔２１〕在矛盾错综复杂
的中东地区，不共戴天的敌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竟然
在小国挪威秘密达成了协议，当消息公布的时候，世界
为之震惊，震惊之余也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虽然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奥斯陆协议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履行，奥
斯陆精神也名存实亡，巴以之间真正的和平至今也没
有实现，但是奥斯陆谈判作为国际谈判的著名案例之
一，它的成功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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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Ｍ〕，陈志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３４
页，第３５页，第５０页，第５０页，第３７页，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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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ｐ．２２３，ｐ．２２４，ｐ．２２４，ｐ．２２８，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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